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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逻辑

叶开亮，张晏川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出发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并于其中揭示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对于破解现代社会原子化生存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的精神性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积淀与现实生成的文化结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过程中，各民族成员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所进行的自觉联合实践能够超越资本逻辑的异化

束缚，实现向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复归、扬弃“虚幻的共同体”，构建各民族命运与共的真正共同

体，夯实物质利益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基源。有鉴于此，应深化各民族共同

物质生产实践，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性基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滋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认同、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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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重要课题。当前学术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范式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不仅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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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本质属性、要素构成和历史演进等基础理论层面逐步达成共识，而且在结构框架、发展进程和实

践路径等现实层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政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学科正聚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命题开展研究，形成了跨学科协作、多维度切入、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格局，

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命题，学界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

研究维度。首先，历史溯源研究聚焦概念演进脉络，通过系统梳理“华夏”“中国”“中华民族”等关键

术语的语义变迁，揭示“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象征性表述的历史生成机制。研究发现，该概念

的形成既受到近代列强入侵引发的民族危机推动，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团结实践存在深层互

动[1]。学者进一步拓展研究视域，通过史诗文本、族谱文献与节庆仪式等文化载体，深入剖析历史记忆的

建构过程[2]。这种历史性考察不仅追溯了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更为当代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与

实践启示。其次，实践机制研究着力于现实场域中的具体运作。学者从制度设计、政策执行与社会互动

三个层面切入，采用实证方法考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东西部协作”“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工具如

何通过资源再分配、文化交融与经济协作培育共同体意识[3]。微观层面的研究聚焦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城

市多民族社区公共空间的互动观察、学校跨文化课程设置的田野调查，以及网络社交媒体中的民族话语

传播分析，揭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生成逻辑与强化机制[4]。这种研究路径始终遵循

“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关系，注重理论与现实的双向对话。最后，理论建构研究致力于构建系统

的分析框架。借鉴“社会共同体”“文化资本”等理论资源，着重分析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结构基础与文化

符号系统。学者通过“中华民族大家庭”“家国同构”等传统隐喻，阐释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关系如

何转化为现代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与文化根基，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原型价值内涵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文化根基[5]。从“国家—社会”维度出发，系统考察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化过

程。通过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意识形态教育体系的制度实践，揭示理念转化为制度规

范的内在逻辑[6]。这种理论探索既回应了现实需求，也为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学理支撑。

上述三种路径相互支撑、彼此印证，构建了理解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立体框架，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学理支撑。但既往研究侧重于对“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

实体的概念界定，而相对忽略了作为意识主体的“人”本身的研究。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核心要义以及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依赖于共同体的建立出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与价值：它是在

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上，对“现实的人”作为中华民族成员这一根本社会关系的自觉认同与科学把握，

是克服民族隔阂与个体片面发展、实现各民族成员在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自由联合与平等发展的精神纽

带，为凝聚全体人民的主体力量、抵御内外分化风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的认同基础，本质

上是对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探索，保障每个个体在共同体繁荣发展中实现其本质力

量与自由个性。基于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视角，着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

基点、价值意蕴和实践逻辑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意涵。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根基，在于马克思“现实的人”范畴。该范畴摒弃了人的抽象思辨，将

其本质界定为处于具体社会历史关系中、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本体的存在。这一意识并非先验设定，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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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亿万民众在共同历史实践中，通过经济协作、文化交融、政治整合等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生产活

动共同缔造的精神结晶。物质生产提供基础架构，非物质性生产则注入深层认同感与情感凝聚力。因此，

铸牢该意识的根本在于“现实的人”广泛的社会交往与实践。这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步推进物质

基础的互嵌、精神纽带的培育与制度规范的保障，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历史逻辑与现实发展的辩证融合，

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

（一）人的现实性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基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经典文本中，马克

思对人的现实性的深刻阐释，已然构成其思想图景的雏形，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转向——从抽象理

念或纯粹意识转向“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实践）。这不仅是对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更是对人的

存在根基的重构。古希腊哲学将人的存在归结为理念的摹本，近代哲学虽以“我思故我在”提升了主体

地位，却将人的本质封闭在抽象意识的孤岛。费尔巴哈虽然强调感性直观，但其理论框架中的人始终局

限于脱离历史实践的自然存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

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7]525这一论断揭示了“现实的人”的本质特征：作为从事物质

生产实践的主体，他们既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又受历史条件的客观制约。这种理论转向将人的存在

从思辨云端拉回社会实践大地，为理解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现实共同体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

“现实的人”并非抽象概念，其主体性是在历史实践中生成并彰显的。通过“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

劳动去改造客观世界，更确证自身的本质，物质生产构成历史发展的首要前提。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01，而这些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

物质生产关系。当人在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既定条件”下创造历史时，其意识与认同必然随

历史条件发生演变。这种动态生成过程构成了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维度。

以人的现实性作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其理论价值在于揭示其历史生成机制。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进程中萌生、成长，在走向自强自为的接续奋斗中，

不断强化和升华[7]。从丝绸之路上驼铃的回响到屯垦戍边的开拓足迹，从抵御外侮的集体抗争到建设家园

的共同奋斗，无数个体在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的深厚纽带，积淀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情感。这种

共同体意识建立在现实交往的基础之上，离开人的实际交往活动，共同体意识便失去存在的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历史形成的现实共同体，本质上是“现实的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客观社会形式。

这个共同体承载着特定地域内人们的生产方式、语言文化、历史记忆与利益关联。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

特定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民族这一历史形成的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之中。理解共

同体意识，必须首先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共同体构成其产生的物质前提与精神土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9]。这

就要求相关实践必须遵循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把握并回应不

同民族、地域、阶层人群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存境遇、物质文化需求与发展诉求。这样的共同体理念

才能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坚实的现实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必须始终

以增进全体成员的共同福祉与发展为目标。唯有牢牢植根于人的现实性及其历史性实践活动，才能科学

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演变的历史脉搏及其深植于物质生活过程的实践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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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物质性生产是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各族群众共同的认知、情感、意志等社会心理为基础的社会意识生产，

契合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逻辑理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科学完整

的解释视角[10]。然而，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意识的生成绝非对物质性活动的线性映射。现实的人所从事

的非物质性生产—即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以实践方式创造、传播精神价值、社会规范与文化意义的对象性

活动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的关键维度。这一维度深刻体现了人的主

体性与社会性在共同体意识塑造中的能动作用。

非物质性生产作为精神交往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核心场域。马克思指出：“思

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

起的。”[8]524这一经典论断奠定了理解非物质性生产的唯物史观根基：它既源于并受制于物质生产与交往

形式，又以其特定的方式参与社会关系的维系与更新，并在此过程中塑造着包括共同体意识在内的社会

意识。其一，普遍化的精神交往是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纽带与前提。通过语言、教育、艺术等非物质性交

往，是现实的人进行精神交互、共享历史记忆、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的物质载体与实践形式。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作为一项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意义的实践，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精神交往的广度与

深度，为超越地域与族裔差异、构建普遍化的精神共通性奠定了交往基础，这正是“交往的普遍化”在

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具体体现。其二，文化符号与仪式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是共同体意识传承的活态机

制。非物质性生产通过持续阐释、赋予和更新节日庆典、英雄叙事、传统技艺等文化符号的时代内涵与

集体情感价值，实现着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这些符号与仪式构成了一个共享的象征体系，通过反复的实

践展演，它们被内化为民族成员深层次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认同，成为共同体意识得以具体化、具身化和

代际传递的“活态”载体。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历史传统在当下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其三，社会规范

与价值共识的塑造与内化构成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主要通过教育、舆论传播、制度运行等非物质性

生产渠道，被个体习得、认同并最终内化为指导行为的自觉意识，形成维系共同体团结与秩序的共同价

值尺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实质是一个系统性的、以实践为导向的非物质性生产过程，

其目的在于在多元社会现实中凝练并确立具有最大包容性与引领力的价值共识，为共同体意识提供核心

的精神支撑与合法性基础。

由此可见，非物质性生产绝非物质生产活动的消极附属物或单纯衍生物，而是具有自身相对独立逻

辑与强大能动作用的历史性实践。它通过精神交往的深化、文化符号的活化传承、社会规范与价值的共

识凝聚，持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鲜活的精神内涵与情感能量。这一过程生动确证了“现实

的人”在共同体历史实践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人不仅是被既定社会条件所规定的客体，更是通过对

象化的劳动不断扬弃既有条件、能动地重塑社会关系与精神世界的历史主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既要立足物质生产实践提供的坚实基础，更需高度重视并积极引导“现实的人”的非物质性生

产。只有深刻把握并充分发挥人在精神交往、文化传承与价值形塑中的主体性力量，才能在更深的意识

层面与更广的情感维度，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从历

史形成的“自在”状态向高度自觉自为的“自觉”状态的历史性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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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交往实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途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因，源于无数个体在共同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实践。这种实践之所

以具有基础性意义，在于它构成了社会交往的最高意义框架——揭示了交往的本质特征：通过构建公共

价值体系和历史行动指南，使多元主体在差异中实现有机统一。我们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作是

贯穿在内涵丰富的社会交往的“最高意义脉络”，乃是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了社会交往最重

要、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是社会交往能够推进的思想基础、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11]。

作为社会交往的思维框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发挥着价值整合的规范性功能。社会关系

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构成意识生成的客观前提与物质载体。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

共同体意识通过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公共叙事，将差异性的文化符号、历史记忆纳入统一解释体系，形成

超越族别的价值共识。其次，通过“四个共同”原则建立交往的认知基础，使交往主体在相互承认中形

成关于“我们是谁”的集体理性。最终，确立实践行动的逻辑起点，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伦

理内化为交往准则，使互助互信成为社会互动的基本预设。

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在人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中，人不仅进行着自身的生产，而且进行着自

身历史活动的生产[8]234。在“人的依赖关系”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中，血缘共同体依托宗法血缘纽带建立，

其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地域局限性与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呈现出天然的狭隘性与封闭性。随着社会进入

“物的依赖性”阶段，商品经济的普遍化消解了传统血缘壁垒，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资

本逻辑塑造的孤立化个体，迫使近代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层面寻求精神联结的重构——这正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的历史语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则为迈向“自由个性社会”奠定了基础。生产

资料公有制与人民民主专政，使得个体在共同劳动中形成了“真正的共同体”。这种关系促使人们从被动

依附走向主动共建，从孤立个体走向有机整体。这一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其历史趋

势呈现出朝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趋近。其内在逻辑在于：一则扬弃传统血缘共同体基于自然局限

的封闭性，二则超越资本逻辑下物化关系的虚假联合，并最终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中实现各民族

“美美与共”的有机统一。

“现实的人”的交往实践通过三个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物质生产实践构筑利益互嵌的实体

根基。共同经济空间的拓展打破地域壁垒，公有制保障发展成果共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生活共

同体”提供载体。精神文化实践培育情感共鸣的意义场域。国家通用语建构“意义共享池”，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推动“石榴籽”民族团结意象在公共话语中的广泛

运用。教育领域的历史观塑造使“四个共同”成为代际传承的集体记忆。制度规范实践确立交往秩序的

保障框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政治整合，法律法规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规

范效力，社会治理创新消解族际隔阂。“现实的人”的社会交往与实践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根本途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三重辩证统一，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在当代中国

实践中具体化为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最高意义框架”，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理论逻辑的内在一致；个体与

共同体通过利益互嵌、价值共育、秩序共建，使个体本质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大我”中得以对象化

确证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将“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图景，历史性地具象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生动实践，不断扬弃现存状况，趋向应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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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

资本主义社会深陷“物的依赖性”困境，其物化逻辑侵蚀人的主体性，将丰富的社会关系简化为抽

象的商品交换。超越此种异化状态，实现人向其“类本质”的复归，构成一项关键的历史任务。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正是对这一根本诉求的深刻回应。其核心在于扬弃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所固

有的阶级对立与异化关系，致力于构建植根于共享价值、文化认同与共同命运的“真正共同体”。这一建

构过程具有双重作用：在物质层面，须通过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夯实各民族共享美好生

活的根基；在更深层结构上，则要求克服劳动的异化本质，重构生产关系，使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

同体的价值创造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辩证统一，最终指向各民族命运与共、各美其美的人类文明新

形态。

（一）超越资本逻辑的异化束缚，实现向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复归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要人学价值意蕴，在于其为超越资本逻辑下普遍的物化与异化状态，

实现“现实的人”向其社会类本质的复归提供了历史性路径。“以物质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2]52

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物化现象将个人降格为商品关系的一部分，使跨民族交流成为

价值交换的附庸。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超越这种异化的状态——通过重建人与人之间基于精

神连接的共同体，实现从“物的束缚”到“人性复归”的转变。

首先，物质依赖削弱了人的主体统一性。当劳动成果、社会联系甚至文化符号都被简化为经济价值

时，人们便陷入了所谓的“抽象统治”。市场经济的发展容易将民族单元分割成各自追求利益的个体，传

统伦理关系被功利计算所取代，最终导致了个体间的疏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致力于建立一个

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精神家园，让各民族在其中找到归属感，个体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全面发展自身的力

量。这样的共同体不仅仅是利益的集合体，更是基于文化认同和共同命运的力量实体。

其次，克服异化的关键在于恢复劳动的本质。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共同体，个人的存在摆脱了对人

与对物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个性的个人[13]，但在异化的语境下，个体劳动往往沦为生存手段而非自我

实现的方式。共同体意识引导下的集体实践，核心价值在于将劳动从异化为单纯谋生手段的状态中解放

出来，赋予其促进民族团结、传承集体记忆的深层社会文化意涵。这使劳动得以复归其作为人的本质力

量的最初目的。人只有在实践中践行了自由和自主的原则，不依附强势，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和良心来

努力工作才算脱离了低级趣味[14]。因此，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之一，在于构建了这样一个场域：个体通

过摆脱对物与对人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个性的个人，能够运用智慧与良知进行创造性劳动，在实践

中践行自由与自主原则，从而超越自发状态，达到自由自觉存在者的境界。

最后，这一历史进程深刻体现了人类解放的辩证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建构的“共有精神家

园”，为各民族超越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幻象提供了坚实的观念基础。在此意义框架内，物质交往扬弃

了其作为限制人类发展的异己力量的性质，转而服务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以及社会生产能力的共

同提升。民族隔阂的消解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关键在于使人从“物的抽象统治”中获得解放，进而在社

会主义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中，重建具体的、历史性的社会现实与多民族关系的崭新形态。这标志着朝向

“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历史远景的现实性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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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扬弃“虚幻的共同体”，构建各民族命运与共的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幻共同体”的批判，深刻揭示了其掩盖阶级矛盾与异化关系的本质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的共同体”以私有制为基础，通过法律形式所构建的“共同性”仅是抽象范畴的表

象存在，实质上却强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他们所标榜的“共同性”绝非实现人的自由联

合，而是将个体异化为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致使全部社会关系沦为受物化逻辑支配的交换关系。因此，

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存在形态在本质上是“虚幻的”，其“共同性”建立在剥削性生产关系之上，无法为人

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现实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实践，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辩证扬弃，是朝向

马克思所揭示的“真正的共同体”迈进的关键步骤。这一进程以消除民族隔阂、推动文化共识形成为基

础，通过重构生产关系与分配机制，实现个体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未来社会

将建立“联合体”，其核心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53。这一“联合体”即

“真正的共同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消除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获得了

有机的统一[16]。通过废除私有制，消解阶级压迫，社会生产将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转而依据共同体成员

的现实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组织，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的有机融合。从理论逻辑审视，向“真

正共同体”的转变内蕴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真正的共同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必然要

求彻底打破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人的异化。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在资本主义雇佣劳

动制度下异变为维持肉体生存的纯粹手段，导致个体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乃至类本质的深度割裂。唯

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劳动方能复归其自主性本质，成为个体实现自我价值与共同体价值相统一的实

践载体；“真正的共同体”奠基于生产资料的直接社会占有。这使个体扬弃了被阶级属性或地域局限所束

缚的“局部个人”存在状态，转变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参与普遍社会生产与分配。此种生产关

系的根本变革彻底消解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

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7]107-108，使共同体成员在共同劳动中

实现价值创造与共享，形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机制；“真正的共同体”绝非仅限于物质生产

关系的调整，更深层地指向精神领域的整合与统一。此种精神共同体的建构，是共同体意识超越形式认

同、达至实质认同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三）夯实物质利益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基源

物质利益始终内嵌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过程，作为社会关系发展的现实根基，构成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动力。此种动力机制，一方面源于人类维持生存与发展的本体论需求，另一方面深

植于社会关系的实践构造之中。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

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8]531这一论断揭示了物质利益对于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中

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各族群众利益的载体和工具，共同的利益是赖以旋转的轴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对各民族共同利益的理性关切[13]。

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与历史演进中，各民族群体为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维系基本生存条件、拓

展发展空间，在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历史性地形成了相互依存与风险共担的社会机制。这种基于生

存需求的物质性实践，不仅催生了资源互补的经济协作，在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历史性地形成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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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与风险共担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基于生存需求的物质性实践—当原本分散的群体通过共享的、

对象化的物质生产实践，持续地确认并拓展其共同利益时，共同体存在的物质基础便获得了实质的奠基。

物质利益的深层动力更体现在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集体向往中。马克思揭示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

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531，随着基本生存

需求的满足，各族群众对共同富裕、社会公平、优质公共服务及生态环境等更高层次需求的追求日益凸

显。这种集体性诉求内在要求共同体内部发展具备平衡性与充分性，要求现代化成果实现广泛共享。由

此，物质利益的动力机制从保障生存的基础层面，跃升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使共同体意识成

为实现人民福祉的制度载体与实践路径。

从吃喝住穿的基本需求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追求，物质需求的层级演进持续强化着共同体

的现实纽带。物质基础的厚度直接决定共同体意识的韧性与活力。唯有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才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最深

厚、最持久的滋养。这种物质基础的夯实，不仅确保共同体在时代变迁中保持强大凝聚力，使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日益密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铸牢，物质利益共同体得以巩固，为激活中华文明

铸造了坚实的物质载体[18]。

四、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各民族成员共同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实践，在现实的交往与活动中实

现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过程。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关键在于各民族成员在共同物质生产实践中奠定社会联

结的物质基础、在共有精神家园构建中实现价值认同的深化与升华、在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强化主体间

联结的有机统一。这三重路径相互依存、辩证互动，体现了统一的价值指向：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历史性实践中，促进各民族成员和谐发展，并在此过程中，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全体成员深

刻的自我体认与自觉实践，为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深化各民族共同物质生产实践，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性基础

民族在共同参与的物质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着维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财富，更在分工协作的历史

进程中，必然生成紧密的经济联系与社会交往，从而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巩固提供坚实的物质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规定在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核心要义正是通过构建各民族共同参与、成果共

享的经济发展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不可移易的物质基石。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

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8]520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塑造社会关系的

根本场域，深刻影响着民族间的互动模式。历史上，地理阻隔与生产方式差异曾制约民族交往深度。在

新时代，各民族深度嵌入国家现代化产业链与价值链，在工厂车间、现代农业基地、科技园区等生产一

线并肩协作，逐步建立超越地域与族际的经济共生关系。这种基于共同劳动形成的相互依赖，有效消解

了历史遗留的隔阂。以东部产业向西部民族地区梯度转移为例，不仅带来就业与发展机遇，更在共同劳

动中培育了休戚与共的集体认同。生产实践中的协作与互助，成为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血

脉的现实纽带。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深化各民族共同物质生产实践提供

8



叶开亮，张晏川：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逻辑

了根本遵循与不竭动力。共同富裕绝非结果的机械均等，其核心在于各民族共同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

创造社会财富、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历史实践。国家战略持续致力于弥合民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东西

部协作实现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重大基础设施，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培育

特色产业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根本性地消除了区域性整体贫困，使各民族在

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上步伐愈加坚实。这些伟大实践，深刻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障各民族共同繁

荣发展方面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物质生产实践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为共同体意识的升华提供了肥沃土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9]确证了物质生产方式对包括意识在内的上层建筑的根本

规约性。共同的经济活动及其所构建的紧密社会联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范畴提供了可感

可知的、坚实的现实依据。当各民族在同一产业链条中分工协作，共享现代化发展红利，体验国家政策

带来的切身福祉时，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便获得了强大的现实印证力和情感凝聚力。物质层面的共建共享，

有效转化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使共同体意识从认知层面深化为情感认同与行动自觉。

（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认同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全体中华儿女依托共享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所

建构的心灵归属与精神意义世界。构筑这一家园的核心旨归与本质功能，在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供价值认同的深层滋养。价值认同构成共同体意识的内核，其核心在于共同体成员对核心价值理念的自

觉接纳、深刻内化与主动践行。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机制，正是通过提供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精神价

值坐标和意义阐释框架，为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认同营造丰沃的生成土壤并供给持续的滋养源泉。

其一，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价值认同的深厚精神根基。个体精神世界的构建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密不

可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和合共生”的处

世哲学、“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厚德载物”的道德情操，构成了共有精神

家园的源头活水与核心支柱。这些超越时空的文化精髓，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密码。“民族、民

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个人在萌发和成长的早期超越天然的血缘、地缘等小共同体的束缚而将情感

归属与政治忠诚投向更大的共同体的结果”[19]。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首要任务，在于对这些宝贵的精神财

富进行系统性梳理、历史性阐释与创造性传播，使其成为全体成员共同尊崇的价值圭臬，“强化民众对于

国家意识和国家凝聚力的认知”[20]。

其二，共有精神家园实现多元价值的整合与升华。当代中国社会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包容个体价值

取向的多样性，强调在尊重差异基础上寻求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通过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各民族文化价值的契合

度与凝聚力。这一过程是价值整合与升华的过程。它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引领性的精神价值

体系，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将个体多样的价值追求引导、整合到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共同命运和伟大

复兴目标的认同上来。精神家园的“共有”特质，意味着它超越地域、民族、阶层的界限，提炼出能为

全体中华儿女所普遍接受和信奉的价值理念，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等。这种整

合与升华，使共同体价值认同既植根深厚传统，又面向时代发展，既尊重个性差异，又强化集体归属，

形成强大的价值向心力。“凡是更好促进了共同性的差异性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维护与发展；凡是损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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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的差异性文化，最终都会被时代淘汰”[21]。

其三，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价值认同的实践导向与情感依托。价值认同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在于精神理念的阐发，更在于将其具象化、生活化，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参与

可践行的载体。包括建设标志性的国家文化公园、纪念馆、博物馆等物理空间，打造承载共同记忆与情

感的文化产品，设立具有广泛认同感的纪念日和仪式活动，以及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构建积极向上的网络

精神家园。主体的价值认同和感官体验需要身体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注身体“在场”和认知“内化”

的统整性[22]。这些载体与活动，为全体成员提供了亲身参与、体验共同体文化价值的机会。在共同参观、

共同庆祝、共同缅怀、共同创造的实践互动中，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情感体验和行为模式，共

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得以强化。精神家园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情感与理性的

纽带，为价值认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感动力和实践支撑，使其从认知层面深化为情感皈依和行动自觉。

其四，共有精神家园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关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其深

层价值在于为共同体成员的精神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丰沛滋养与广阔空间。引导各族人民正确觉知自我

身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基点[23]。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共有精神家园，必然是开放包容、鼓

励创新、尊重个性的。它既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基因，守护共同的精神根脉；又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

果，拥抱时代进步潮流。在这样的精神家园中，个体在认同共同体核心价值的同时，其主体性、创造性

得到尊重和激发，精神需求获得满足，道德境界得以提升，文化素养得到涵育。这种精神层面的充盈与

提升，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占据主体思想意识形态首要地位的是民族成员文化身份的自觉

认同”[24]。当每个成员都能在共同体精神家园中获得归属感、尊严感、价值感和成长空间时，其对共同体

的认同便超越了外在的、功利的层面，升华为一种基于内在精神满足和价值共鸣的深度认同。因此，滋

养价值认同的最终落脚点，正是为了促进共同体中成员的精神解放与全面发展，实现个体价值与共同体

价值的有机统一与相互成就。

（三）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联结

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在于通过主体间的持续互动实践，构建深层次的社会联结，使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逐步转化为个体生活世界的内在价值认同。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制

度性结构的互嵌奠定社会联结的物质基础，日常生活的交往培育情感认同的文化土壤，以及主体能动性

的激发实现价值认同的内化转化，三者共同作用，使之从外在的制度规范向内在生命体验的有机过渡。

制度性结构的互嵌是社会联结的基础支撑。它通过打破地域、文化、职业等多重界限，构建各民族

在居住形态、教育体系和职业空间中的深度嵌入格局。城乡规划中推行多民族共居模式，并建立制度化

的互助机制，使邻里互动成为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载体。教育领域实施混合编组与协作学习，有效提升跨

文化理解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促进职业共同体建设，专业技术资格的跨区域互认使得共同劳动成为

消弭文化差异的实践平台。这种结构性互嵌，不仅为日常交往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空间，也形

成了一个以社会保障与再生产为核心、维系深层联结的稳固制度结构。

日常生活交往蕴含着情感认同的生成机制。个体通过日常交往构建起情感联结，这种联结不仅是社

会关系的润滑剂，更是推动类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当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分享经验、传递价值观念时，

个体的情感体验逐渐超越私人领域，转化为群体性的情感共鸣。这种共鸣通过语言符号、仪式行为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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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得以固化，最终形成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这也意味着，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关系性的类意

识和创造精神世界，关键在于改造外部世界的劳动活动，劳动活动生成的现实类本质关系才生成了类意

识[25]。传统节庆活动通过文化重构转变为多民族共享的意义生产空间。社区层面创设的非功利性交往空

间，为跨民族日常互动提供稳定的环境。婚姻家庭作为社会微观单元，在政策支持下扩展为跨民族亲属

网络，使情感融合获得血缘关系的现实依托。生活中的日常实践，使共同体意识沉淀为情感结构的有机

组成部分。

主体能动性推动认同的深层转化。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使共同体认同从外在建构转向内在觉

醒。系统性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通过共情训练消解认知偏差。叙事主体性的建构使民众成为共同体话

语的生产者，民众视角的集体记忆重构强化了认同的真实性。反思性认同机制的确立，使各族成员在公

共事务协商中体认共同利益的优先性，形成价值内化的实践闭环。当个体在交往中获得主体性成长时，

共同体意识便升华为生命体验的本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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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thropology

YE　Kailiang， ZHANG　Yanchuan

Abstract: Examining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beings and revealing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withi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of atomized survival in modern society and achieving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
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spiritual product of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of "real people", the con⁃
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is the cultur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ccumula⁃
tion and realistic gene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the conscious joint 
practice carried out by members of all ethnic group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and common destiny can 
transcend the alienated constraints of capital logic,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return to the human species-
being (human essence), sublate the "illusory community", build a true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destin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material interests, and thus forge the driving sour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deepen the 
common material production practic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he Chi⁃
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construct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nurture the 
value identit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to enhance the subjective connection of the Chi⁃
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Keywords: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being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
munity; human essence; human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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